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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日常生活為切入角度，探索青少女在日常生活中多元且深度的手機

使用樣貌。我試圖從青少女族群的手機文化中，找尋隱藏於現象背後的動機、意

義與能動性，以理解手機這項媒體科技，是如何嵌入青少女受制的文化結構裡，

並進一步成為無形的武器，被青少女挪用來與成人所建立的結構抗衡。 

    由於重視脈絡性的觀察、以及個體的分殊性與多樣性，我採取質化研究的取
徑，以深度訪談的方式，並蒐集青少女手機實踐的實物文本，再輔以受訪者一週

手機使用日誌，取得使用者主觀經驗、文本以及日常生活脈絡三面向的資料，並

將這些資料帶入 Lefebvre與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相關理論做整理、分析。 

    最後，我將在本章發展綜合性的論述，在第一節中提出本研究的結論，而第

二節則站在本研究結論基礎之上，提出未來看待青少女手機文化現象時的新觀點

與建議。 

第一節 討論與結論 

    本節將第四章的分析論述，與第一章第五節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再次對應，並

更進一步做理論化的討論，提出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辯証性質，以及手機作為一

種與外在結構抗衡的媒介所具有的內涵。 

一、 在日常生活中的手機使用 

    首先回應研究問題 1：青少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挪用與棄用的方式，以及

經由使用而創造出的文本樣貌。本研究發現，手機的使用牢牢嵌入日常生活的循

環中，並展現出集體使用的特徵，也因為生活結構受到層層限制，因此會將原本

作為通信工具的手機，挪用為在學校、家庭中找尋機會突破規範限制的利器。而

這些使用的過程，也產生了形形色色的文本，包含視覺(文字、影像與圖片)、聽
覺(鈴聲)、以及融合視覺與觸覺(如手機外的裝飾)等等的形式，正如第四章各節
中呈現的資料。 

    而承續以上的資料發現，以下將研究問題 2、3、4提出的「青少女在結構中

的位置」、「多元豐富的手機實踐背後的動機與意義」、「能否展現能動性與抵抗結

構的意涵」，以統整性的方式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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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辯證性特質 

    手機一方面嵌入日常生活的循環，讓青少女的生活在結構之中安然運行，另

一方面卻也提供從日常生活中遁逃的契機。 

    在 Lefebver的觀點中，日常生活的重複與循環是人類賴以生存、以及再生

產的基礎(Highmore，2004／周群英譯，2005)，而從第四章第一節中，青少女的

手機使用，也具體而微地呈現出這樣的特色。不論是在固定時間使用特定的功

能、或是為了確認關係而產生的重複人際召喚、或是用手機來律化生活，透過這

些手機活動，讓生活保有一種秩序。也就是說，隨身攜帶的手機，就如同可以隨

環境脈絡轉換意義的閘門，在日常生活不同的時空裡，展現不同的儀式意義，透

過手機的運作，使用者從可以從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過渡到下一個階段，讓青少女

得以重覆確認自身的社會關係與狀態，並在各種活動與事件的循環之中繼續往前

行進。 

    然而，這種依著結構的重複循環來運行的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帶來許多「無

聊」的片段。我們在第四章第四節中得知，面對結構限制下的無聊狀態，青少女

無力革命以改變結構、也無法逃離；但是，手機的普遍性，幾乎人人都能取得，

當手機入場之後，不但可具有隱匿性，加上多元的功能與挪用的潛力，青少女使

用手機遊刃有餘，用手機來找尋結構的縫隙，以脫離無聊的狀態。但這些作為，

完全沒有破壞原本的結構，青少女也沒有因此衝破結構的範圍，但卻已經擾動了

原本的秩序。另一方面，因為還是在結構中活動，因此在必要的時候，她們仍可

以隨時回到原位，正如圖 5-1所示。 

     

+ =

結構限制下的無聊狀態： 

個體無力改變也無法逃離 

手機入場： 

普遍性、隱匿性、 

功能性、挪用潛力 

成為個體最方便運用的資源 

個體找尋縫隙以脫離無聊： 

沒有破壞原本的結構 

沒有逃出結構的範圍 

卻已擾動原本的秩序 

圖 5-1 手機作為擾動結構秩序與無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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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正是 de Certeau 說的「戰術」，弱者的戰術得以在權力的監視下延展開

來，在權力之中創造驚奇。戰術變成權力最無法預期的事，是一個狡猾的策術。

戰術不會在其所能面臨的策略之外進行運作，「他們脫離它，卻沒有離開它」

(escape without leaving)，我們不會在戰略操作的「外在」發現戰術的存在(de 
Certeau，1984)。也就是說，因為有這些外在結構的戰略，才有青少女的戰術產

生；因為有結構的無聊，才有這些隱諱的創造。這些創造，確實擾動了既有的秩

序的創造，因此可視為對結構的抵抗。也就是說，青少女持著手機，以無聊之名，

行抵抗之實。 

    因此，手機的辨證性特質，在於它一方面參與了型塑日常生活結構循環的過

程，另一方面卻也提供了青少女與結構相抗衡的機會。 

三、手機使用對外在結構的抗衡 

(一) 分享與認同是抗衡的基礎 

     在結構的限制之下，個體與個體之間聯繫與交流的方式是被框限的，而青

少女而運用手機隱匿的特性，除了塑造出與同儕共同在場的氛圍(Rheingold，2002
／張逸安譯，2004)，更形成可在限制之中密集溝通分享的網絡，藉由展示、分

享並交流各種手機文本與硬體，突破手機原初私人媒體的本質，展現同儕集體使

用的特徵。此外，透過手機上珍藏的文本、使用手機的方式以及手機這個裝置本

身，來建立話題、開展人際關係、並交換彼此的評價，正如 Habuchi(2005)所提
出的，手機是人與機器之間一對一關係最緊密相連的一種媒介，因而在頻繁不斷

地傳播、互動、與回饋的過程中，成為型塑青少女是日常生活中認同的關鍵因素。 

    而透過手機而產生的分享與認同，青少女在結構之中佈下了隱匿的網路，奠

定與結構抗衡的基礎。也就是說，個人媒體的集體使用，是為了在結構中「游移」

與「游擊」作準備。 

(二) 在結構中游移與游擊的手機戰術 

    青少女的日常生活情境，被成人結構所籌劃的戰略所限定，處處充滿監視與

規範。但青少女努力找機會使用手機，並更進一步挪用手機來挑戰規範。這種挑

戰並非正面的抗爭衝突，而是迂迴分散的戰術，在成人掌權的結構之下，找尋縫

隙略作發揮。當發揮的空間較小時，例如在家庭情境中，青少女進行的可能只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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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規範的「游移」；而發揮的空間較大時，則產生擾亂結構規範的「游擊」。 

    而這些行動，再透過前述分享與認同的網絡，在青少女之間傳遞開來，例如

她們偷渡手機進入課堂，並在課堂上找尋師長權力形象的破綻，記錄下來，收納

進手機，再與所認同的同儕分享，強化顛覆壓制的意義。  

    因此，手機可以視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武器，青少女學生在被成人結構化的

空間與時間中，持著手機，到處游移，並找尋機會打游擊。 

(三) 手機是日常生活詮釋權的下放 

    青少女在結構之間游移的路線，以 de Certeau(1984)的語彙來說，為「不明

確彈道」，行動之後並無法在空間中保留痕跡，揮之即散。但手機卻改變了這個

狀態，如圖 5-2所示，彈道上每個歷時性的點，都被青少女納入手機，在手機中

再度組合，讓游移與游擊的痕跡保留下來。 

 

    

                              

                               

 

 

    而這些逾矩的紀錄被納進手機裡之後，依據前面的分析得知，青少女會與同

儕或手足交換分享、或是在結構中的無聊時刻重複瀏覽、編輯。而青少女每從手

機中「叫」出這些紀錄一次，這些紀錄都會再度彰顯一次與結構抗衡的意義。 

    因此，青少女的手機使用，將無形化為有形，超越了 De Certeau的「彈道只
是一種殘餘」的說法。她們將此殘餘回收進手機，雖然無法改變結構，但能重複

提取這些事件的抵抗性意義，於是，這些在結構的戰略底下游移的作為，不再只

是馬上就會被抹去的記號。媒體科技意義之下的「手機」，變成是青少女「手中

的機會」，以此來與結構抗衡；更是「手機／跡」讓青少女能在自己手留下反抗

結構的痕跡。 

1 

時間點 A

2 

時間點 B 時間點 C 時間點 D 

圖 5-2 無形的彈道被手機記錄、組合為有形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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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重要的是，當青少女拿起手機，用簡訊文字、照片、錄影等各種形式將自

己在結構中游移的片段或過程記錄下來時，也正在標示自己位於結構中的意義。

在青少女這個年齡階段，她們被限制的不只是時間、空間，就生活的方式、未來

的意義，都是成人所制定的外在結構所賦予的。而手機，卻讓青少女可自行定義

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與場景，突破預先被結構設定的意義，將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片

段重新標示上屬於自身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說，手機的使用，讓詮釋、定義

生活的權力，下放至青少女手中。 

 

    而本研究的結論與分析，並沒有要將研究結果概推至全體青少女，而是試圖

說明，這一個世代感知、認識、使用、探索手機這項媒體的方式，已經超越上一

代對媒體的傳統經驗與期待，是制定結構的成人所尚未理解的。青少女在日常生

活中感知到結構的嚴厲，因而想要有所突破，而手機恰好是此世代最貼身且熟悉

的媒體，於是她們將手機使用與這種想從結構中突圍的意念做連結，形成了特有

的文化經驗。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手機使用與日常生活的新觀點 

(一) 手機可成為「為自己發聲」的行動工作站 

  在第一章我曾提及，手機可作為行動個人舞台、個人作品集、個人博物館，

用以收納展示各種個人文本。而經過研究之後發現，青少女透過手機生產、編輯、

詮釋、發布各種文本，再將文本標示上屬於自身的意義，除了在結構中展現出抵

抗的意涵之外，也可進一步將手機視為「為自己發聲」的行動工作站。  

    手機是與人的一對一關係特別緊密相連的一種媒介，並具備普及性、隱匿

性、以及可供挪用的潛能，而對處於邁向獨立的成長階段、卻在結構中位於相對

弱勢的青少女來說，手機正好是最能取得與運用的資源，以此來產製自己的文

本、訴說自己的意義、分享自己的觀點。 

    而更進一步來看，青少女透過手機所創作的，不只是手機上看得見的文本而

已。如果把日常生活的結構也視為一種文本，那麼，青少女在日常生活中的手機

實踐，就正如 de Certeau(1984)所提出的，是在這個文本上盜獵，挪用原本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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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創造出自己的意義。而這個創造意義的過程，更是一種生活上的創作。 

    以上的論述，都可以看出手機在青少女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我們彰顯日常

生活的政治性，並不是為了提出一個正確的解決之道，也並非要將壓迫予以顛

覆，而是試圖將此視為一種啟發性、試驗性的政治，將信心放在日常生活之中，

以作為改變日常生活自身的手段(Highmore，2004／周群英譯，2005)。 

    因此，基於手機是一項具備高度創造意義的媒介、也具有成為行動工作站的

潛能，本研究建議，在看待家庭、學校、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場域青少女(甚至擴
及至青少年)的手機文化實踐時，應將她／他們高度被結構化的生活脈絡合併思

考，重視在青少年受制的日常生活中「為自己發聲」的意涵， 

(二) 手機素養的新領域 

    承前面的討論，手機成為目前青少女在高度結構化的生活中最善於使用的媒

體。其中有充滿創造性的應用與挪用，能為青少女賦權；但或許也會產生誤用而

帶來傷害，例如第一章曾提及新聞中的手機霸凌現象。正如前面提到的，手機具

有可移動、可隨時進入、可穿戴、以及即時分享性，這些特質都與過去的媒體有

相當大的差異，因此在面對青少女與手機使用的關係時，如果繼續延用過去的媒

體素養觀，著重在平衡「訊息產製者」與「接收者」的權力關係，也就是以「絕

對規則制定者 v.s.一般大眾」的脈絡來看，將會產生無法適用的問題(Misukoshi，
2005)。 

    手機的使用是高度脈絡化的，隨著使用者身處的情境而轉換不同的意義，例

如在前面的章節我們發現：在家庭中手機是親子關係控制與解放兩相拉扯的關

鍵；在學校裡手機可以是擾動教室權力結構的武器；而在特定的時間手機會型塑

日常生活重複與循環的結構，但在某些時刻又提供青少女突破結構的機會。我們

可以說，手機在日常生活中多元的脈絡下，創造出多元的使用經驗，也在兩者之

間構連出特殊的意義，暗中顛覆了既有的規則。因此，本研究中的手機、青少女

與日常生活三者之間關係的討論，可以讓我們以新的角度來看手機嵌入人們生活

的方式，作為手機媒體素養的起點。 

二、給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可聚焦於性別的概念 

    本研究詳加探討的，是青少女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手機展現出與結構抗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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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而這裡的結構是屬於日常生活一般性的。而日後的青少女手機研究，可更聚

焦於性別的概念上，討論手機如何被整合進性別化了的文化中、如何影響此年齡

階段的女性經驗。 

    也可以本研究為基礎，而轉而以青少年中的男性為研究對象，從而比較結構

中性別因素所帶來的結果與意義。 

(二) 可配合觀察法以貼近日常生活脈絡 

    為了更貼近被研究者的生活脈絡，得到更為完整的日常生活樣貌，除了深度

訪談、手機使用日誌之外，直接進入青少女生活，採用貼身觀察的方式，更能得

到細微的資料。如此一來，除了能看到手機日誌中受訪者主觀意識察覺的活動之

外，更能發現預期之外的重要資料。 

 

(三) 進一步研究手機為使用者發聲的可能 

    本研究發現，手機成為在青少女日常生活中與結構抗衡的媒介，也成為

青少女標示出屬於自身的日常生活意義，因此，延續前一節的建議，日後的

青少女手機研究中，可以更加重視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成為行動工作站、為青

少女、或是在結構中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聲的可能性。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性別的位置隱晦不明 

    本研究探討的對象為青少女，分析論述的過程中，僅聚焦於手機使用在日常

生活中的位置，「性別」的位置卻隱晦不明。究其原因，是因為訪談資料蒐集時，

難以獲得專注於性別差異經驗的資料。而進行女性與新媒體科技的研究室，更應

該釐清的是新媒體科技如何被整合進性別化了的文化中、以及這項科技在物質上

與象徵上的特質如何影響女性的經驗、是否也產生哪些「去性別化」的實踐等等

問題(Le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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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常生活拼圖的缺漏 

    本研究的資料分布僅在於學校、補習班、家庭與其他某些青少女主動提及的

日常生活場域裡。而日常生活是生活中所有活動的聚合，面向廣大，本研究所拼

湊出的日常生活的拼圖，可能是缺漏的。例如，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發現有有

個部份在青少女生活中應該佔有份量，但在本論文卻缺席了：青少女的感情經

驗。過去研究中曾發現，手機是私立女校學生用以突破校園情愛禁忌的媒介(姜
穎，2008)，而在本研究的訪談之中偶爾也會碰觸到這個話題，但受訪者主動深
入敘述的意願並不高，因此遺失了這部份的論述。 

三、 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與受訪者自我記錄的方式進行，這兩種方式所獲得的資料

是經由經訪者主觀詮釋而來，並無法與其他觀點交相討論、進行驗證。此外，手

機使用日誌的方面，某些受訪者無法將一天當中所有關於手機的活動都詳細記

下；而能詳實記錄的受訪者，也只能記載自我能意識到的活動，一些太過習以為

常而無意識的動作，或是受訪者主觀認為不具記錄價值的作為，是無法在手機使

用日誌中看到的，而這些在主觀意識中缺席的活動與動作，更具有分析研究的價

值。 

四、 抵抗意涵的論述難題 

   在各種研究抵抗意涵的研究中，都蘊含著「抵抗必然存在」的預設。然而，「個
人經驗不必然積累或產生顛覆結構的力量，個人（即使是受壓迫的）經驗沒有絕

對必然性成為抗爭」，「如果研究者只能從被研究的認同中演繹出排他性的顛覆與

反抗之可能，則研究者個人賦予認同的正面與負面意義也必須釐清處理。」（柯

裕棻，2003）。 

    而在本研究中，一旦開始分析青少女在日常生活的結構下運用手機的意義

時，就也面臨這樣的問題。青少女對於自己手機使用的詮釋，並非必然就是抵抗，

而訪談資料的呈現也不必然象徵抵抗精神。而更退後一步想，其實受訪的青少女

也不見得具有抵抗的意識，抵抗的意識是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而得。我們所分析出

的這些隱微抗爭，其中的意涵都必須透過理論轉介，才得以重新詮釋。為了避免

產生理論與實際經驗上的斷裂，這層意義的轉介過程，應該必須更被細緻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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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如圖，AB、CD為圓Ｏ的兩條直徑，若

ACD= 2AOC∠ ∠ ，且圓Ｏ的半徑為 30公分，則

BOC∠ 所對的弧長是多少公分？(A)10π (B)12π 

(C)20π (D)24π（二○○一第一次學測） 

先別理會前面的測驗題了，那是學測的考古題。不管你會不會，答案並

不重要。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過著怎麼樣的生活而

已。更精確地說，這些對你來說也許不痛不癢的事情，就是我們最重要

的一切。而我們的生活，是過完那些重要的一切之後，剩下來的。 

侯文詠，《危險心靈》  

 

    在侯文詠《危險心靈》這部小說的一開始，身為國三學生的敘事者就用一道

數學考古題，說明了現今國中生的生活。弧長、12π、學測，這些對其他成人來

說不痛不癢，卻是國中生「最重要的一切」。但這最重要的一切，卻不是「我們

的生活」--過完「那些重要的一切」之後，「剩下來的」東西，才是屬於自己的

生活。在成人所制定的結構中，國中生自己的生活是不重要且沒有意義的，自己

的生活只是殘渣。 

   侯文詠的描寫，恰好就是 Lefebvre對日常生活的觀點：當所有清晰的、優越
的、專業的、結構性的活動，都被挑出來分析之後，那些「剩下來的」東西，就

是日常生活(Lefebvre，1958/1991)。 

   但就是這些「剩下來的」，才讓人們的日常生活充滿幽光；也只有在這些殘

渣中，才能找到屬於青少年／女自身的意義。 

    而這些剩下來的東西是什麼呢？  

    我在論文一開始提到的妹妹，現在已將升上大四，擁有一支家人「許可」、

並為她支付帳單的手機。但我相信，當提起「手機」時，她必定會想起高二時在

熄燈的房間裡偷偷充電的 Nokia8310黑白手機。而高二這段時光，在她記憶中最
鮮明的，也不會是高二數學課本裡的排列組合單元裡「C83取 10」的演算習題，
而是她在那段時間曾用手機試探框限規範的作為，她用一支沒有正當性的手機，

重新排列組合出她高中生活的意義。這種「排列組合」不再是課本上的數字與公

式，而是透過一支與自身如此貼近的手機，在結構中試探、游移、抗衡的圖像。 

    這才是青少年／女日常生活中雖然衰微卻充滿無限可能的力量。  


